
走進Geemon的工作室，首先看到就是對面牆上一排巨大的頭部雕像圖片。這些

雕像的面部表情或顯得悲傷、或顯得憂慮，嘴角多數是向下彎曲的，眼睛裡看不到滿

足和平和。“這不是讓人看了高興的臉。”Geemon說，這個系列從2008年開始做，到

現在還沒有結束，已經做了大約一百個頭像。

“我做的這些雕塑都沒有‘模特’，不是他們來這裡，或者找很多圖片做參照，不

是這樣，都是憑我的印象去創作的，最多就勾一個簡單速寫。”在Geemon這個系列

的作品裡，記者看到了甘地、毛澤東等比較熟悉的人物頭像，還有許多不熟悉的。

Geemon說其中有一些是他的朋友，甚至還有他兒子小時候的樣子，但是這些頭像具

體像誰並不是最重要的。“頭像一方面很容易讓人看懂，另一方面，做肖像達到非常

高的水準是非常困難的。”Geemon這樣說，並非說做到惟妙惟肖很難，而是把握其中

的度很難。“做頭像，很多人看到都會說，你做的這個頭像是誰。但做抽象或者動物，

沒人會問。單憑‘像’這一個元素來評價人像雕塑，那就過于簡單。雕塑家可能就會為

了取悅觀眾，要把一個人做得很像。但是在寫實藝術裡面，作品越接近于實物，個人

的藝術的東西就越少。但是另一個極端，你完全不看具象的話，那就可以是抽象或者

現代的東西。這就要把握一個度。”

走進溫哥華東區位于William街和Clark街路口上鎖的小門，沿着窄窄的樓梯

走到二樓，首先看到的就是被稱為溫哥華東區精神領袖的已故Jim Green的雕像

靜靜站立在角落裡，從雕像旁邊的走廊進去，就到了雕像的作者Geemon（孟新）

的雕塑工作室。在這個藝術社區裡，Geemon是為數不多的華人藝術家，坐在他

雕塑的人像中間，Geemon慢慢講述了自己藝術創作的心路歷程。

                                                                  圖文：本刊記者譚雯雯

自由藝術家孟新Geemon

用頭像雕塑出群體憂慮
不高興的臉
表達群體的憂慮

“這個系列裡面，沒有很高興的臉。”Geemon通過這些雕像

傳達的，並不是一種愉快的經驗。“我這裡有很多中國元素。就

像傳統藝術家畫梅蘭竹菊，沒人會拿着梅蘭竹菊去找那個花，

這裡面是體現文人的精神。我做的頭像也是這樣，就是打破那

個‘像’的東西，就像一個風景的畫一樣，每一個人的臉都是風

景。這風景都不是很高興的，這是代表一種人生的感受，一種

憂慮，這種憂慮不是我個人的，也有群體性。在中國有中國的

問題，在西方也有自己的問題，整個世界都有很大的問題。”

對世界的憂慮，並不是Geemon個人的，而是所有人都能

感受到的，這種憂慮來自于自己遇到的問題，也來自于人類的

作為令世界不斷產生的問題。Geemon把頭像雕塑轉化為兩維

的圖像，然後分割成一個個的號碼，最中間是0，然後向外逐漸

擴展，按照順序，越向外，數字就越大。“這樣可以按照順序把

數字做得無限大。這就有宇宙永恆的規律在裡面。人需要有創

造力，所謂的創造力已經跨越了宇宙的軌道，就出現了很多問

題。數字就代表這個意思，就有了臉上的這種憂慮。”

Geemon認為，世間萬物的運行都有既定的規律，人的所謂

的“創造力”不能強行去挑戰它們，比如創造食物，甚至要通過

基因創造人出來，這就會出現非常大的問題。問題會衝擊人，

讓人產生憂慮和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這些都在這些作品裡面。

這不是一個傳統的藝術，這不是單純做一個頭像，簡單像誰，或

者表現誰的經歷，不是，這是我的想法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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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emon正在創作新作品。 Geemon雕刻的Jim Green雕像。

這樣的頭像，Geemon雕了大約一百個。



在Geemon的工作室裡，有許多風格非常不同的作品，Geemon說，有一

些作品是他在中國的時候創作的，而現在看到的人像，主要是來到加拿大之後

才做的。來自中國河北的Geemon于2004年來到加拿大，作為傑出藝術家移

民，拿到加拿大護照之後就去歐洲旅行。大約在四五年的時間裡，他一直在思

考，創作幾乎處于暫停的狀態。“出來就想，以後的路怎么走。這是每一個移民

都要考慮的，是不是從事以前的職業，如果去做的話怎么去做，藝術方面的路

怎么走。”

後來，Geemon想清楚還是要接着做自己的專業，但是視覺藝術是很廣泛

的，從寫實到抽象到當代最前衛的，他還是要選擇一條自己的路，“我選擇了一

個最傳統的、最直觀的。”也就是人像雕塑。在加拿大沒有背景，圈內被歐美背

景的雕塑家佔據主流，想要掙得自己的一席之地，Geemon考慮得很多。“我選

擇頭像的話，不管看的人懂行不懂行，這個東西都可以說明問題。”

記者看到工作室的另一邊架子上，放着Geemon另一個系列的作品，都是

身材肥碩的人像。Geemon說，他以前在中國的學校學得很廣，但是都不深，

專業深度不太夠。“所以最新這個系列的作品，回到最初，像一個練習，但是

不是簡單學生時代的，而是有更自由的想法。”至于為什么人像都這么肥碩，

Geemon說，這裡面有他個人對北美生活的理解，對“現代形體”的理解。“北

美和法國差別很大。歐洲一直排斥轉基因食品，在巴黎很少看見胖人，但是在

這裡尤其在美國可以見到很多肥胖的人。中國現在接受一些美國的輸出，也這

樣。不說這個好不好，這是現實。人的身體可以體現一個時代。一個具有現代

性的身體語言，我用雕塑把它展現出來。”

來加11年
重新走出自己的路

希望更多華人關注自由藝術
對于雕塑藝術，很多華人還是感覺很陌生，不知道怎么去看，Geemon說，其實沒有什么懂與不懂，“你

看到之後有自己的看法想法，就可以了，不是非要成為一個專家。所以公眾看藝術品，要和藝術品有一個交

流，這就是藝術品的作用。”尤其是Geemon的人像作品，是很多人看到都會有共鳴的。牆角裡戴着圍巾的老

杜魯多雕塑，是Geemon受安大略省的中國美術家協會委託來做的。而Jim Green的雕塑是在溫哥華東區被人

熟知的靈魂人物，“他兩年多以前去世的，之前是市議員，有‘溫東市長’之稱，從事很多溫東社區工作，服務

于溫東的貧困人口。他自己去找房地產商，讓窮人有地方住。他的觀念是很加拿大化的，他就說不能讓溫哥

華被一條線分開，一邊是富人一邊是窮人。所以他在溫東社區建設起到了很大作用。”Geemon說，溫東的很

多人來他這裡參觀的時候，看到Jim Green的雕像會流下眼淚。而另一個角落裡用繩子吊起的雕塑是是紙雕，

名字是《失去翅膀的天使》。其中的意思，哪怕完全沒有接觸過雕塑藝術的人也能感受到。

Geemon所在的地方是溫哥華最大的藝術家社區，但是Geemon說，這裡面極少有中國藝術家，“中國

藝術家來溫哥華的不少，但是多數都在家裡面，缺少一個溝通的橋樑。另一方面，中國藝術家就教中國的孩

子，社區好像就很封閉。” 今年，包括Geemon在內的許多藝術家都會參加Eastside Culture Crawl，“我參加

這個活動三年了，兩三天這裡的訪客就超過一萬，人非常多，但是這裡面的華人極少。”Geemon認為這很是

個問題，“但不能說中國人不重視藝術。”如果華人可以減少一些學藝術從而上名校的心思，而多關注在藝術本

身，會更有利于華人社區的藝術發展。

Geemon現在非常忙碌，不僅要教學生、做自己的作品，也承接委

託的雕塑作品。接下來，他會選三十個比較好頭像雕塑，做比較大的二

維作品。“我比較理想的尺寸是8尺乘8尺，是現在這個的四倍大。這樣

展覽的時候會有更大的衝擊力，更體現雕塑的張力和內涵，憂慮的力量

就更強大。我對這套作品還是很自信的。我前面很多雕塑裡面，真正成

熟的作品從這一套開始。”

他指着其中一個雕塑說，“這個雕塑是我兒子，他三歲的時候的樣

子。這一個也是他，更小一點。當時我說你要再哭，我就做一個你這樣

的。做好以後，他特別在意自己的形象，我不在的時候，他就給推到地

上了，所以這個地方是扁的。然後我就說你弄壞了我再做一個，于是就

有了旁邊這個。”

Geemon看着放滿雕塑的架子，說：“你看人的臉都不是對稱的，

這就像人的歷史一樣。小寶寶生出來的時候，臉都比較對稱，但是越長

大，人的臉就不正了。從‘形’上面去看一個人的時候，最美好的是小孩

的時候，人變老的時候，就不像小孩那么美好。我感覺，我將來可能想

要去做回小孩、回到最初的那種狀態，沒有技法、沒有太多想法，只要

自然而然的，但是這經過歷練和錘煉的，而不是純粹小孩子的東西。”

將來創作許會“回到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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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emon正工作。

Geemon站在他的作品前。

Geemon對作品的靈魂和線條都精益求精。


